
������不知什么时候，我开始喜欢木兰花。木
兰树上盛开的花，或星星点点、或密或疏、
或淡或浓，一色的浅素嫩白，这样朵朵盛开
的木兰花，好似一幅轻笔淡墨的山水画，清
淡恬雅，有着一种令人心颤的美。

木兰花，总给我一种纯洁坚韧的感觉。
木兰花的香是淡淡的书卷水墨味儿， 它的
花瓣白的似玉、粉的似绢，偶尔一阵微风吹
过，几片花瓣儿缓缓飘落。

我习惯在 2 月春寒料峭中静等花开，
习惯了木兰花淡淡的香味沾湿衣裳发丝，
习惯在酷热的炎夏从木兰树荫下走过 ，
习惯看着木兰树叶慢慢染成秋色 ， 习惯
寒冬从木兰树下走过 ， 阳光透过光秃秃
的枝桠投下的点点斑驳暖意 ， 习惯木兰
树下和朋友一起聊天……

一直相信， 花是上帝赠给人类最好的
礼物。我相信童话，一样相信花蕊里居住着
美丽的精灵。所以，长久以来喜欢以花的名
义表述我的喜怒哀乐。花朵，它几乎是所有
美好事物的象征。

天晴了， 公园里木兰树下， 游人不算
多，空气中弥漫的花香是游人的，没有谁可
以打扰或干涉游人沉浸其中。 放下一切忧
愁，看着这般美景，什么天马行空离谱的事
儿都可以在脑中勾画。

也许有人觉得杜鹃花优雅美好， 也许
有人会去崇敬那一棵棵满树耀眼的枫树，
因为它们或绚丽或灿烂 。 我更欣赏那一
朵朵在高处绽放的木兰花 ， 没有谁会想
到，它们那不羁的身影背后 ，有着一份艰
辛的苦楚与凄凉———又有谁会去留意这

些呢？
木兰花是纯洁无暇的，花朵大气，片片

精巧，溢满了人间的纯洁和洒脱。匆匆而优
雅地开，又匆匆而沉静地落，它的绽放和凋
落都是那么安静，宠辱不惊。 轻轻地来了，
又静静地离开，在春风里留下一片灿烂。无
论盛开于高高的枝头，还是悄然飘落于地，
始终保持着一尘不染与高洁。

今天 ， 我效仿古人 ， 借木兰花语之
名， 聊寄一枝春 。 我伫立街头 ， 默默祈
祷。 有谁明了木兰花的思念？ 柔情千绕百
缠， 低眉数声轻唤： 远方的你们都好吗？
木兰， 你是妩媚在春天里的花精灵， 纯美
洁丽， 灵魂高尚， 让我的心归于超然， 淡
然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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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地丁植株娇小， 没开花时是
很难引人注目的野草， 待到花儿绽放，
立刻魅力四射。 在我心里，这小花儿决
不亚于那些满树怒放的花儿， 是春天
开放的小野花里特别让我期待的一种。

单位附近有一小片紫花地丁，在
每一年的乍暖还寒时候，不管有没有人
欣赏，都默默地生长、开放。今年雨水节
气刚过，我就惊喜地看到了第一朵紫花
地丁。 这朵花虽然微小，但相比于自己
稀疏的几片小叶，还是有着一种近乎夸
张的夺目。 要不了多久，紫花地丁就会
一棵又一棵地冒出来，每一棵都会开出
几朵小花，一朵朵、一簇簇连成一片紫
烟，就会升腾出一种让人惊叹的美。

紫花地丁一出地面就分出好几片

叶子，叶间抽出花葶，顶端悬挂着紫色的
五瓣小花，花瓣上有清晰的脉络，还有
微小的色彩深浅变化。 从第一次相见，
我就被这小小的花朵吸引，以至于每一
次与它相遇， 总是不由自主地停下脚
步。 每年等候它的花开，都像等候一个
美丽的约会。每年春天里的相见都仿佛
重新认识一次，对它充满好奇和探究。

紫花地丁的“紫”，十分醒目，这种
紫色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堇色”。 也
有人说“堇色”是紫罗兰花的颜色，但
我更愿意相信紫花地丁的“紫”才是最
正宗的“堇色”。 因为紫花地丁最有名
的别称就是“堇菜”，《诗经》里有句“堇
荼如饴”，其中的“堇”就是紫花地丁。

紫花地丁属于堇菜科堇菜属，“堇”也
不单指这一种草， 还常用来统称所有
的堇类植物。 虽说紫色常常让人联想
到神秘、浪漫和淡淡的哀愁，但在紫花
地丁的花朵上， 我只看到了春天的明
媚和朴素的诗意。

看到紫花地丁， 总会不由自主地
想起自己的“堇色”年华。 很多年前，我
还不知道这种颜色叫“堇色”，只知道

喜欢，不，甚至可以说是迷恋。 那时还
在上大学， 有一次遇到一条有着紫花
地丁花朵颜色的丝巾，立即爱不释手，
还记得那条丝巾对一个学生来说过于

昂贵，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最终
还是放不下， 在同寝室几位姐妹的帮
助下才买下来。 姐妹们挥舞着丝巾笑
闹，一个接一个地披上丝巾拍照，这样
的镜头一直在我记忆深处珍藏着，如

同我一直珍藏的这条丝巾， 珍藏着那
段美好的青春岁月。

春天里这抹明亮的紫色，古人也喜
欢。 “大地沐春风，摘菜紫地丁。唯缘爱
碧影，枕草到天明。”是日本万叶时期诗
人山部赤人笔下的紫花地丁。从他笔下
“摘菜”二字，可以看出紫花地丁是可以
吃的。 “堇荼如饴”，也在说这种野菜吃
起来很甜美。 《救荒本草》中称其为“堇
堇菜”，说它：“一名箭头草，生田野中。
苗初■地生叶似铍， 箭头样……叶味
甘。 ”看来，古人认为紫花地丁是可以
作为野菜食用的， 不过现代科学证明
它含有毒素， 所以还是要友情提示一
下： 它是全株可以入药的药用植物，不
建议自己采摘当作蔬菜食用，以免辨识
不清误食或者食用过量引起不适。

我一直不知道紫花地丁的味道，
也不想知道。 因为太喜欢它的小花，每
次相遇都怦然心动，又怎么舍得去吃？
在不缺食物的今天， 不想把它变成一
种菜， 更喜欢它安静地开出自己的小
花儿，安静地享受本就属于它的春天。

大地沐春风 深爱紫地丁
■董雪丹 文/图

������这是六年前的一件事了。
那时学校老教学楼还没扒， 我的

办公室就在教学楼过厅西侧， 一楼。
因为我负责校报， 学生会的几个干部
经常组织投稿， 所以跟我关系处得很
融洽。 我也很关注他们的学习。 有一
段时间， 我发现小萌的成绩下滑厉害，
就找她的好友小璐问问情况。 开始小
璐有些不好意思， 支支吾吾， 后来告
诉我， 小萌最近有早恋迹象， 上课老
是走神儿。 我点点头，说：“好，我们两个
帮助她一下。 ”

过了几天，一个午饭后，我在校园
里值班，正好小萌和小璐吃过饭回来，
我喊她们两个到我办公室里。 坐下之
后，我问小萌：“最近学习怎么样？”小萌
一脸茫然，没有吱声。 小璐涨红着脸不
说话。 我看她们两人都不自在，就不再
说这事了。

当时我养了一棵发财树， 就放在办
公室门口一侧。我说，小萌，你把我那盆发
财树帮我搬过来。 小萌跑过去把发财树
搬了过来，放我办公桌上。

我看了看她们两个，说：“你们看我
这棵发财树长得怎么样？ ”她们说：“长
势很好啊，挺茂盛的。 ”

我笑了笑， 说：“长势确实不错，非
常茂盛。但是，你们看，这树形怎么样？”

她们两个不明白我的意思， 只是
笑笑，没有回答。

我说：“这树形应该是圆球形才好
看。但现在枝枝叉叉的，很没形，原因就

是旁边有一枝横向伸展的枝子，虽然嫩
绿，叶子也油亮，但由于它横向发展，造
成整个树形很不美观。 ”

说着，我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剪刀，
把那个横向发展的枝子剪掉了， 整个
树形一下子变成圆球形，很美观。

我说：“你们看，这样好看了吧？”她
们两个高兴地点头称是。

接着， 我又拿起那个刚剪下的枝
子，让她们看看上面的刀口，枝子还不
断流出汁液。

我告诉她俩， 这汁液就是发财树
的血液。 我把它剪下来，它一定会很
疼痛。

她们点点头。
这时，我因势利导，说：“你们现在

正是青春年华， 一心向学才是最重要
的。如果走偏了，那就像这棵树一样，虽
然长势茂盛，但终究不美。 ”

小璐似乎听出来我的弦外之音，
微笑着看了小萌一眼。小萌也似乎悟出
了一点什么，红着脸，低下了头，小声
说：“主任，我会认真改正错误，好好学
习。 ”

一个月后， 小萌成绩终于赶上来
了。 两年后，她们两个都考上了理想的
大学。如今，她们都已经毕业，并且都有
了很好的工作。

今年春节，小萌来学校看望我了。
我送她一幅书法作品：不负韶华！ 希望
她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永不停歇，继续
前进。

剪枝
■龚新文

木兰花开
■王科军


